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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2月5日，吴观张学长
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现刊登马国馨学
长2013年撰文，以表达对吴学长的深切怀
念。题目为编者所加。

2013年3月19日是著名建筑师吴观张

先生的八十大寿。作为他的学弟和共事多

年的同事，谨以这篇短文为他贺寿。

建筑业内人士对吴观张是十分熟悉

的。他已为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六十年，在

许多方面均有建树。但若不从事这一行，

可能对这些就不那么了解了。所以先摘录

一段他的简历：吴观张，教授级高级建
筑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1952年
苏州高级工业技术学校土木科毕业后留校
任教。1953年调入江苏省教育厅从事设计
工作。1956—1962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
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1980—1984年任院长，1984—1994年任院
副总建筑师，1994年退休后回聘，任院顾
问总建筑师，2005年后受聘北京筑都方圆
设计公司和五合国际集团任顾问总建筑师
至今。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字也还缘于老

吴的一个玩笑话。此前我曾陆续在一些杂

志上发表过回忆已逝去的建筑界人士的文

章。有一天，老吴遇到我就半开玩笑地

说：“如果你要写我，那就趁我还在时快

写，免得我以后看不到。”其实我写那些

文字的出发点在于这些人在世时都曾经为

国家、为行业做过许多贡献，人们不应该

观张老印象  
○马国馨（1965 届建筑）

忘记他们，理应为人们所纪念。可是在当

前一味追求物欲的大环境下，那种“人走

茶凉”让人觉得很不是味道，所以不得不

一吐为快！像2011年是建筑设计大师张镈

先生的百年诞辰，他在世时为首都留下了

那么多像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友谊宾馆

等经典作品，按说有关方面应有所表示，

可最后就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只有他

的家乡山东无棣县政协，委托中国文化出

版社出版了他40万字的回忆录《回到故

乡》，并邀我题写了书名。我除了曾写过

一篇《长留念记在人间》的回忆文章外，

也就只能做这点小事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来说老吴。在清

华上学时他比我高三班，他所在的建二班

多才多艺是全校闻名的，也是我们班学习

的对象和赶超的标尺，所以我认识他们班

许多人。对于老吴是仅有耳闻而没交谈

过，因为他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

时的“刘关张”。可能因为他是调干生，

又是党员，在年龄和经历上和我们都有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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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所以觉得他不会搭理我们这些乳臭未

干的毛头青年。可是没想到，毕业分配以

后，我们又成了同一单位的同事，又共事

长达40年之久。

我于1965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设计

院。正式到设计院上班是在1966年8月24

日，那时“文革”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

我们是在参加一年“四清”，甚至还赶上

一小段新工作队以后才回院的。其时院里

的运动也因什么工作组的“排队名单”而

十分热闹。听室里同事讲，当时第一个被

批斗的是党委宣传部部长浦克刚，而站在

边上陪斗的就是宣传部的干事吴观张（当

时已经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办公室主任）。

后来两派群众组织打派仗时，我和老吴是

分属两个组织的，因为他们那一派中老工

人比较多，所以这面就说老吴是他们的

“黑高参”。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

群关系不那么融洽，知识分子常对党委干

部们有些看法，另外可能也和老吴性格比

较孤傲、说话比较尖刻有关，给人留下了

不爱理人、难以接近的印象。

和老吴真正近距离接触合作还是在

“文革”后期。老吴说1969年军宣队找

他谈话，认为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更

适于搞技术工作，于是他就到了新组建的

第三设计室，正好和我在一个室，但不是

在一个综合组。一起共事后我对老吴有了

与“文革”打派仗时完全不同的印象。一

是他对于技术的钻研和学习。当时他设计

了北京的好几个大冷库。按说这种类型的

建筑是当时商业部设计院的专长，一般民

用设计院很少涉及，除了工艺要求和内

容比较复杂外，无梁楼盖的荷载很大，对

结构要求很高，另外对建筑保温、隔热、

防鼠、冷桥处理等细部也要求极高。当时

设计院擅长此类设计的只有顾铭春一人，

但老吴很快就掌握了要领，积累了经验，

成了这一类设计的专家。我想这可能和他

早年搞过设计工作，轻车熟路又善于钻研

有关。这让人改变了他只是一个政工干部

的印象。另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他和设计

室各专业的知识分子相处十分融洽，经常

在一起开玩笑，大家也亲切地叫他“吴老

二”。不知是他吸取“文革”教训，有意

识地改变了自己，把孤傲的一面收敛起来

了，还是把他不为大家所了解的一面显露

出来了，总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讲

话的尖刻还没变，但和群众的关系却

好了。

和老吴的第一次密切合作就是1971年

的建外工程。那时中国的外交出现一系列

的突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我

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北京

的外事用房明显不足，为此决定在建外

兴建新的外交公寓、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

店。当时三室承担了这一任务，由老吴任

这三个项目的工程主持人，我担任了国际

俱乐部项目的建筑负责人。现在看来这个

项目只有1.4万平方米左右，算不得什么

大工程，但因“文革”期间很少有民用项

目上马，所以在当时还是很引人瞩目的。

老吴除了协调三个子项的总体工作外，还

在俱乐部工程亲自绘制了许多施工图纸。

当时是宋士芬负责一段网球馆，刘永梁负

责二段台球、棋牌、理发美容，我负责三

段餐厅、宴会、多功能厅，老吴负责四段

电影厅。那时张镈、张开济二位总也刚刚

出来工作，在方案阶段曾顾问参与过，但

主要还是由年轻同志来完成。我是第一次

承担这样高标准的民用建筑，心里没底，

所以很是紧张。但老吴十分信任地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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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在实践中有了锻炼的机会。我们除了

在现场向施工单位的翻样师李大毛等人请

教学习外，在设计上也一起想了许多办

法，以使设计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这里

有立面上的处理，用马赛克和水刷石的搭

配表现传统的插枋形式；在内部装修上采

用简洁明快的处理，不用过多的线脚；与

工艺美术家合作创作了一批国画、漆画、

镶嵌、玻璃画等形式；自行设计制造了一

批新型灯具……总之还是动了不少脑筋。

我也就在这个“三边工程”的实践中，从

不懂到粗知，学会了好多东西，也增长了

后来主持工程的自信。俱乐部完工以后我

就独立主持了东交民巷15号为西哈努克亲

王所用的游泳馆和多功能馆（可用于羽毛

球、电影、招待会等用途），在工程将竣

工时，因院里派我去农村做知识青年的带

队并劳动锻炼一年，又是老吴帮我把这工

程圆满收尾，并得到邓颖超同志的表扬。

再次合作就是1976年的毛主席纪念堂

工程了。那时老吴已经是第一设计室的副

主任，我是第六设计室的副主任。因为北

京院将承担纪念堂工程的主要施工图任

务，所以院里很早就抽调了四位副室主任

和得力人马，组成了纪念堂设计组。在9

月14日全国抽调的专家在前门饭店集中解

决方案问题时，徐荫培、方伯义和老吴就

在那里参加工作。在几轮方案优选集中并

经中央批准以后，我们的设计组又长期战

斗在工程现场，当时除徐荫培任主持人

外，几个负责人是这样分工的：徐荫培负

责与外部各单位，包括地上、地下的总协

调工作，老吴负责外立面设计，方伯义负

责室内几个大厅包括瞻仰厅的装修，我则

在完成纪念堂基本土建图纸后，负责与现

场各施工单位的沟通。老吴他们为了外立

面琉璃的设计与加工、装饰纹样的确定、

红色台基花岗石的选择、廊柱花岗石的选

择与加工……费了很多心血。多少日日夜

夜的共同战斗保证了纪念堂在5月竣工，

并于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时对外开放。

老吴在设计院最风光的事我想应该是

1980年经民选当了北京院的院长。那年市

城建工委不知怎么想起要在设计院民主推

选院长，可能上面原想也就是走走过场的

事，并早已提出了推荐院长的人选。可

不想老百姓却把这事当了真，又推出了老

吴作为另一名院长候选人，结果最后老吴

当选，这也是北京院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民

选院长。这说明老吴的为人、能力、敢坚

持原则、敢为职工讲话等个人魅力得到了

全院职工的认可，为大家所信任。老吴当

政期间正好我有两年去日本进修学习（这

个机会可能也是他那一任做的决定），所

以详情不太了解，只从有关材料上看到他

就任后加强健全了技术管理体系，所有的

项目分院、室、组三级进行责任制管理；

为保证技术力量的后继有人，与六所知名

院校签订代培120名毕业生的协议，并支

出培养费150万元，还为设计院引进了一

些人才；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世界建

筑》，从财力和人力上支持了这本杂志；

在上级单位的支持下，为员工解决住房问

题，在他任内先后为528户职工解决了住

房问题，解除了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因

为设计院的住房欠账太多，分房要论资排

辈计分排队，那时上大学的几年不计分，

清华的六年学制就很不合算，所以我并未

赶上这几轮分房。但我也仍要感谢老吴，

因为如果不是这些老职工先分到房，我在

后面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的（我是1987年

才从筒子楼里搬出来的）。他在任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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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也说不全，但有一条，他没利用这个

职位在荣誉、待遇、获奖等方面为自己谋

过私利，这是极不简单、很值得称道的。

可这样的院长也只干了一任，1984年他就

离任了，个中缘由并不清楚，只是传说他

因为是“民选”院长，所以在平时对上级

领导常有顶撞之处，不那么听话，因此并

不被领导喜欢。

从院长岗位下来以后，老吴就转向了

副总建筑师的技术领导岗位。早在一室当

领导时他就组织了室里对体育建筑的研

究，在工程实践的基础上由张德沛、李哲

之、刘振秀、韩秀春等同志编写了《体育

建筑设计》一书，由秦济民和老吴二位室

领导最后审定，并于1981年由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但是当时国内第

一本系统全面的介绍体育建筑设计的工具

书，对指导全国的体育建筑设计起了重要

作用，也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各种类

型建筑的设计指南中的第一册。在为亚运

会召开而建设的场馆中，老吴又是我负责

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的顾问，尤其在

方案阶段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自由活泼的

总体布局的确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另外在旅馆和住宅设计上，老吴也有许多

建树，有许多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位于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首都宾馆也是老吴主持

完成的，除了满足接待国宾的众多功能要

求之外，在运用现代材料表现传统形式上

也做了大胆的探索。后来因为我常年在工

程现场，所以和老吴的交往就较少了。

老吴对于年轻建筑师的成长也是不遗

余力地提携和帮助。早在一室时，他就亲

自主持方案创作小组，其中的成员当下都

成为院内院外行业的技术骨干，都是独当

一面的人物。后来老吴又和王昌宁顾问总

建筑师一起组成了建筑创作组，每年从进

到设计院的年轻人中挑选一些苗子，通过

方案实践提高他们的设计能力，在创作组

的11年中也培养了大量人才。

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有亲身体

会：在设计院这样竞争十分激烈的大环

境中，如果没有老吴的大胆使用，如果没

有他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是他给创造了

一些好的条件和机会，如果没有他在各方

面的关心，我不会那样顺利地熟悉业务，

逐渐掌控全局，经手一些大的重点项目。

想起这些，真是十分感激。老吴在生活细

节上也很关心我们。1971年我的孩子出生

不久，他就到筒子楼来看望。孩子的脸比

较圆，老吴就开玩笑说：“脸的长度不

够。”当时老岳母听了很不高兴。等孩子

长大以后因下颌关节发育不好，脸越长越

长，于是我们又埋怨都是老吴那句话给说

的。我到日本去学习时，我爱人一人带着

孩子，生活上有很多不便，老吴也曾多次

询问她要不要调到北京院来。

在这篇文章中，我是第一次称呼老吴

为“观张老”。按说八十岁已是耄耋之

年，叫“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

上老吴仍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谈笑风

生。有一段时间他的腰不好，走路一瘸一

拐，还坚持上班，有人还开玩笑叫他“瘸

总”，但后来动了手术，十分成功，老吴

又焕发了革命青春。虽然对老人祝寿习俗

是“过九不过十”，但在他八十华诞时，

仍祝福我的老领导、老学长、老朋友青春

永驻，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